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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凡是千古不磨的民间传说，其中必定蕴藏着地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饱受洪涝之苦的历史事实，导

致许逊降服孽龙的民间传说在鄱阳湖流域长期讲述。水体涨落激发的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使水患在人们的

想象中化作一条兴风作浪的孽龙，孽龙最后的束手就擒反映了赣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江西为人杰地

灵之邦，涌现过许多彪炳千古的人物，但最终竟然是许逊这位外省籍人士赢得了民间百姓的永远纪念，究其原

因，还是因为伏波安澜在水患频仍的江西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许逊的“铁柱镇蛟”实际上是启迪人们

植树造林，用扎入地下的草木根须来涵蓄水源保育土壤，其谶语“天下大乱，此地无忧”意为广种树木之后，江

西将具有旱涝保收的地区竞争优势，而“北沙高过肩，城里出神仙”则指出“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总而

言之，许逊传说提示与自然博弈应怀敬畏、尊重与怜惜之心，以自然力量相互制约方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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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iotic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XU Xun Legend

FU Xiuyan
( Center for Narratology Studies，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7，China)

Abstract: There must be some cultural elite and wisdom in the regional immortal folklores． The his-
torical fact that the Poyang Lake area had been suffered from the flood bitter causes the long － term
spreading of the legend relating XU Xun’s conquering evil dragon in Jiangxi region． Th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reverence for nature motivated by the water’s rise and fall made the flood into an evil
dragon raising winds and waves，and its eventually being contained reflects Jiangxi people’s strong
desire to conquer the natural disasters． The reason why XU Xun，born in a non － native family，has
actually got the greatest respect in Jiangxi which is the place propitious for giving birth to many ce-
lebrities is that the flood control has always been a top priority in this frequent flooding province． In
fact，XU Xun’s“suppressing the evil dragon with iron pole”is to inspire people to plant trees，be-
cause their roots could conserve water and soil． His prophecy“here will be safe even in unrest time”
means Jiangxi will get area competition advantage for ensuring stable yields despite drought or exces-
sive rain after extensive tree － planting，and his another prophecy“the immortal will show up when
the North Sand is taller than people’s shoulder” tells us“where there is danger there will be
saved”． In conclusion，XU Xun legend prompts us to game nature with awe，respect and pity，and the
correct method is to restrict each other forces of nature．
Key words: XU Xun; legend; narrative; semiotics



许逊传说或为最能体现赣鄱文化内蕴的地域叙事。许逊为六朝时期的道士，做过旌阳县令，曾在江

西和周边地区帮助老百姓消除水患，后被净明忠孝道奉为始祖，宋徽宗封其为神功妙济真君，民间因此

称许逊为许真君。道教文献中的许真君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忠孝神仙，其化金斩蛟、拔宅飞升等行为带有

明显的“仙话”色彩，然而在生动活泼的民间传说中，许逊更多是以擒获孽龙、为民除害的英雄面目出

现，这就昭示出为什么许真君崇拜会在鄱阳湖流域及周边地区长盛不衰，①为什么祭祀许逊的万寿宫会

逐渐衍变为赣鄱大地的符号象征──万寿宫曾遍布江西城乡，省外江西移民建立的万寿宫则成了敦睦

乡谊、寄托故里之思的江西会馆。②

可能有人会以为许真君崇拜在江西已成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尽管南昌城里的铁柱万寿宫毁于十年

浩劫，但城外西山玉隆万寿宫( 净明道祖庭) 的香火依旧十分旺盛: 每年农历七月二十至九月初一的庙

会期间，省内外来进香朝拜的信众竟达数十万人之多，这样的庙会规模在整个中国都属罕见! 然而除了

少数对地域文化有兴趣的人之外，文化精英们基本上对这一现象知之甚少，城外的轰轰烈烈与城里的冷

漠以对形成极大反差。有鉴于此，本文认为需要对许逊传说进行深度审视，撇去其宗教迷信泡沫，对其

中的“孽龙”、“铁柱”与“谶语”等关键符码做出透视性的释读，或许这种释读能解析出一些有趣和有用

的信息。

一、孽龙──生态敏感与水患想象

许逊传说的民间版本十分简单，主要内容是孽龙兴风作浪危害四方，许逊费尽心力将其擒获，最后

用八根铁索把它紧紧地捆绑在豫章城南万寿宫的铁柱之上，完成之后还留下让人回味不已的谶语。不

言而喻，故事中孽龙形象显然是水患的人格化，许逊降伏孽龙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征服。然而为什么江西

人会选择这样一个治水故事作为自己的文化图腾，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赣鄱水系说起。
江西是一个群山环抱、口开北面的巨大盆地，这个盆地中流淌着由东、西、南三个方向朝北面鄱阳湖

流去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条大河，江西人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众水归湖、自成系统的自然环

境之中。赣鄱水系的一大特征是春涨秋消: 鄱阳湖洪水期间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面积最大时超过 5000
平方公里，而枯水季节核心湖区只有 50 平方公里，其他水域这时变成了狭窄的河道、湖汊和范围广阔的

湿地。每年一到秋天，江西各地媒体便有五河水位迅速降落的报道，有时水位甚至会低到影响自来水公

司的取水，引起城市居民的一片恐慌。除了“水来一大片，水去一条线”之外，鄱阳湖还带有北纬 30 度

线附近地区特有的神秘特征，“老爷庙”一带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船翻人亡事故，人们称这片水域为中

国的百慕大魔鬼三角区。③ 从历史上看，鄱阳湖有一个由北而南的扩展过程。距今六七千年前，位于江

西正北端的赣鄂皖交界区域，有一片横跨长江南北的彭蠡泽，由于地壳升降带来的湖盆变化，彭蠡泽的

江北部分在三国时演变为鄂皖境内的龙感湖与大官湖，江南部分则逐渐向南蔓延，水面至隋代抵达鄱阳

县境内的古鄱阳山，这就是鄱阳湖之名的来历。
鄱阳湖水体自春到秋和自古到今的变动不居，严重影响了鄱阳湖流域的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培育

了当地人民在这一特定自然条件下生存发展的智慧，赣鄱文化因此被打上深刻的生态烙印。人与自然

关系之所以构成赣鄱文化最为重要的主题，生态意识之所以深刻地渗透在赣鄱文化当中，与江西之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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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安石《重建许旌阳祠记》:“公有功于洪，而洪人祀之虔且久。”( 见《全宋文》( 第六五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3 页)

江西省外万寿宫据考有 600 多座，其功能除祭祀、联络外尚有助学( 向赣籍学生发放油米资助及创办豫章学校等) 与文艺( 万寿

宫无一例外均有戏台，湖南益阳万寿宫的戏台有 9 个之多) 。
胡晓军《鄱阳湖神秘水域首度确认发现沉船》( 载《光明日报》2013 年 3 月 25 日) :“该水域位于江西省都昌县与星子县之间，全

长 24 公里，是鄱阳湖连接长江出口的狭长水域，自古以来就是鄱阳湖最为险要之处，水流湍急、恶浪翻滚，沉船事故常常发生，被称为

‘中国的百慕大’‘鄱阳湖的魔鬼三角区’，一直都有着神秘色彩。”



变化莫测有密切关系。① 桀骜不驯的水体既给周边人民带来巨大苦难，也赋予他们特殊的生态敏感，使

他们对大自然怀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敬畏之情。时至今日，途经“老爷庙”水域的船只还会燃放鞭炮，湖

边“鼋将军庙”依然香烟缭绕，这些行动看似愚昧无知，实际上却是敬畏自然伟力的表现。据不完全统

计，1862 年至 1990 年的 128 年间，江西水灾年份有 122 次，其中大水灾年份 26 次，特大水灾年份 15 次!

水灾对滨湖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破坏，鄱阳湖边的余干县曾有民谣如此唱道: “实在无奈何，

大水浸了禾; 一床破絮一担箩，出去挨户叫婆婆。”［1］( p50)

饱受洪涝之苦的历史事实，导致许逊降服孽龙的民间传说在江西各地长期讲述。水体涨落激发的

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使水患在人们的想象中化作一条兴风作浪的孽龙，孽龙最后的束手就擒反映了人

们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传说对孽龙的本领与危害有许多渲染，但这更显示出治水英雄的伟大。
江西为人杰地灵之邦，涌现过许多彪炳千古的人物，但最终竟然是许逊这位外省籍人士赢得了民间百姓

的永远纪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伏波安澜在水患频仍的江西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传说中许逊对

孽龙的四处搜寻与不懈追击，体现出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不是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而是奋发进取顽强抗

争，这种昂扬的姿态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感召力，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从一定意

义上说，万寿宫不啻是一座抗洪胜利纪念碑，一代又一代赣鄱儿女来此叩头进香，深层意图是通过重温

往事汲取精神力量，分享前人奠立安居乐业之地的成功喜悦。②

然而切莫只将孽龙看作恶的化身。孽龙在传说中的变幻无常与所作所为，确实给人留下怙恶不悛

的印象，但正因为这一形象暗喻赣鄱水体的变化莫测，我们看到民间传说对孽龙的态度又是十分微妙

的。态度微妙的根源在于水患固然可怕，没有水对人来说也是万万不行，因此祸害地方的孽龙身上并非

一无是处，其蛮力还可以用来为人造福。以下是民间传说中的“孽龙耕河”故事:

孽龙被许逊弟子团团围住，自愿与许逊讲和。许逊要他在一夜之内，耕出一百条河，疏通水路，以鸡

鸣为限。果然，当晚孽龙豁出全身解数，到四更时分就耕出了九十九条，只差一条。土地公吓呆了，心想

如果让孽龙达到目的，岂不隐藏祸心? 便用嘴唇作鸡叫声，引得村鸡齐鸣，孽龙眼见交不了帐，只好自缚

请罪。观音见状，告诉许逊，“孽龙耕河九十九条，也有功劳，念他尚有悔过之意，放过他这一趟吧，以后

倘再闯祸，我会帮你收拾”。便在南昌市罗家集一座小桥上释放了孽龙，后来这座桥叫“鸡鸣桥”，至今

还有遗迹。［2］( p291)

“孽龙耕河”透露出赣鄱文化中化害为利的生态智慧，驯服洪水不能靠四面围堵，还得用疏导之法令其

归槽畅流。就像许逊与孽龙斗法实际上是斗“智”一样，湖区百姓与洪水的斗争也是以“变”应“变”。
笔者 1960 年代末在鄱阳湖边的朱港农场开船时，亲眼看到农场对面的农民如何与水博弈: 涨水之前他

们并不拼命加高圩堤，对堤内稻田也不多加施肥和管理──如果洪水漫过圩堤，他们就在水退后捕捉留

在田里的鱼虾; 如果这一年水势不大，他们就收获堤内未被水淹的稻谷。如此看来，洪水并不等于洪灾，

只要应对得宜，水“患”也可变为水“利”。这样我们就可理解，为什么传说中的许逊会对孽龙手下留情，

对孽龙的子孙也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斩去尾巴后让其逃生，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代表着一种尊重自然、
珍惜生命和留有余地的思想。每年春夏之交鄱阳湖上都会刮起风暴，人们此时会用“孽龙探母”故事来

做解释，这些都显示孽龙在人们心中并非不共戴天之敌。凡是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其中必定蕴藏着地

域文化的精髓，我们应耐心地对其刮垢磨光，弄清楚故事讲述人的真正态度。

二、铁柱──水患沙害的树木克星

“铁柱镇蛟”是许逊传说的画龙点睛之笔──南昌的铁柱万寿宫以“铁柱”为名，便是为了强调镇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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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傅修延( 主讲) : 《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http: / /www． icourses． cn /viewVCourse． action? courseCode = 10414V001。该课程包括

“物华天宝与人杰地灵”、“隐逸田园与回归大地”、“敬畏自然与顺应环境”、“人口压力与保育生态”、“节约资源与务实发展”与“生态智

慧与美丽中国”等六讲，列入“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
南昌铁柱万寿宫的水井中有铁柱与铁索，以示孽龙仍被锁在井底，西山玉隆万寿宫门前有许逊用铁索锁住孽龙的巨幅雕塑。



的那根铁柱。那么镇蛟为什么要用铁柱呢? 铁柱又名铁树，［3］( p396) 这一名称已让人联想到树木，章文焕

循此思路给出了极富冲击力的解释:

( 许逊) 最终在南昌城南铸铁柱，象征树木; 下施八索，象征树根，而以铁柱镇蛟螭的谶语表达他抗

御水旱灾的用意。多少年来，人们还不了解他的宗教涵义。随着现代科学实验证实，一株 25 年生的天

然树，每小时能吸收 150 毫米降水，而 22 年生的人工水源树每小时吸收 300 毫米降水。一公顷树木蓄

水量是 300 立方米，为无林地的 20 倍。3000 公顷森林蓄水量相当一个容量 100 万立方米的水库。这就

是许真君铁柱镇蛟或铁树锁蛟的秘密。［2］( p277)

“铁柱镇蛟”传递的信息，就是让人大力植树造林，用覆盖地面的植被和扎入地下的草木根须，以涵蓄水

源保育土壤，这是在江南地区防治旱涝灾害和水土流失的最好方法。然而水患危害主要在广大农村，为

什么要把那根铁柱安在豫章城内呢? 这或许是因为豫章郡的郡治在南昌，让被缚的孽龙在政治中心示

众，更有利于将“以木克水”的道理晓喻四方。“豫章”之名据说得之于江西城乡广为种植的樟树，《水经

注》说南昌城内有棵“垂荫数亩”的大樟树，①流行于赣地的“樟树崇拜”显然也具保育生态的隐性功能。
印证这一观点的还有许逊植树传说，据章文焕调查，江西各地有不少据说是许逊手植的植物，包括

仙柏、侧柏、罗汉柏、倒插松、槐树、杉树、樟树、竹子、仙茅与紫荆等，分布在南昌、新建、丰城、奉新、高安、
安义、宜丰、永修、新余、宜春等地。“西山猴岭之东禅悟院井有深岩，藤生井上，摇藤取雨，许祖谶云:

‘老龙寄在蟾坞内，留与江南救旱灾。’此谓用森林涵蓄水源，抗旱救灾。”［2］( p278 － 279) 与擒龙传说一样，植

树传说反映的也是故事讲述人即广大民众的经验与智慧，他们将自己的认识附会于名人，是因为名人传

说能使其传之久远。树木吸水缘于其内部有特殊管道，这些管道通过水分子之间以及水分子与木质管

道之间的分子间力，把水从地下提升到树木的支干与根须之中，因此一棵树就是一具吸水器与储水器。
赣江上过去常常发生一种被称为“清涨”的现象，②山上植物根系蓄积的水分超过饱和程度之后，会突然

之间释放出来，形成不含泥沙的绿色山洪，这种奇观告诉我们树木蓄水的能力是多么不可思议。
与水患一道影响江西生态环境的还有沙害。“赣、抚、信、饶、修”五条巨龙从古到今不舍昼夜的流

动，将大量沙土搬运至下游和滨湖地区，形成了“豫章十景”之一的“龙沙夕照”和南昌县境内的“厚田沙

漠”，濒临鄱阳湖的都昌县更有江南大的 4． 5 万亩沙山。沙多了不是好事，大风吹起的沙土不仅吞噬良

田，毁坏植被，对湖区人民的正常生活也构成严重侵扰。清代同治年间的《星子县志》记载该地蓼华池

周围沙害猖獗，民不聊生，知府董文伟以蔓荆遍种沙山，取得了良好的治沙效果:

又购蔓荆百担，遍种近地沟旁诸沙山，禁民采取。数年后荆藤滋蔓，葛累联络，解飞沙填淤沟道之

患。询之耆老，蓼池左近，原皆柴草山林，其沙系外湖冬涸，狂风所扬而集，日积月增，山头沙均数尺，或

深及丈馀，致草木不能生发。唯蔓荆一种可生于沙，蔓密则山头之沙不能起，诚为良法。第冬旱湖涸，风

扬沙飞则亦不能有恃无恐也。唯当是时，岁修奏效，故数十年人食其惠，民到于今称之。
选择合适的植物在沙化土地上栽种，现在看来仍是消弭沙害的唯一有效途径。近年来湖区人民通过引

入湿地松、蔓荆子、沙棘、香根草等 50 多种适应当地环境的先锋物种，让大片沙山披上绿装，这是对历史

经验与智慧的最好继承。

三、谶语──“天下大乱，此地无忧”
许逊传说中最耐咀嚼的是长短不一的几则谶语，我们不妨先读其内容:

真君曰: 吾上升去，一千四百四十年后，有当洪都龙沙入城，柏枝扫地，金陵火烧报国寺，骊龙下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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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郦道元《水经注》( 卷三十九) :“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以为豫章郡。……晋又名为豫章。城之南门曰松阳门，门内有樟树，高七

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疏，垂荫数亩。应劭《汉官仪》曰: 豫章，樟树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树尝中枯，逮晋永嘉中，一旦更茂，丰

蔚如初，咸以为中宗之祥也。”( 见《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21 页)

方勺《泊宅编》( 卷三) :“无雨而涨，士人谓之清涨。”( 许沛藻、杨立扬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7 页)



地陵，沙涌钱塘江，黄河澄清，暴水冲坝桥断濠，复筑满坝桥作路，潭水剑龙腾空，出辅圣仙。在延年金

山，石生石塔，禅僧脱胎，流迹古心塔，四川古柏显神。五陵之内，采金烹矿，洪水涨濠。当此时也，吾道

当兴，首出者樵阳子也。八百地仙，相继而出，逐蛟至洪都而大会聚矣。谶曰: 维木维猴，吾心甚忧。洪

洚北决，疫瘅南流，沙井涨遏，孽其浮游，若人斯出，生民之庥。强圉大献涂月。
铁柱锁洪州，万年永不休。八索钩地脉，一泓通江流。天下大乱，此地无忧。天下大旱，此地薄收。

地胜人心善，应不出奸谋。若有奸谋者，终须不到头。
北沙高过肩，城里出神仙; 北沙高过城，城里出圣人。
这几则谶语在民间流传甚广，第一则为镌铸于万寿宫铁柱之上的《龙沙谶记》，第二则见于《江城名

迹》第三卷，第三则至今仍为南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龙沙谶记》中的“首出者樵阳子也”，透露出谶语作者与这位“樵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其动机似

为确立“樵阳子”的许逊接班人名分，这类“大楚兴，陈胜王”式的把戏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这则谶语

的其他内容，特别是与江西有关的预言，倒是与一千多年后的事实有一定程度的契合。“龙沙入城”中

的“龙沙”在今日南昌下沙窝一带，随着豫章城范围的扩大，“龙沙入城”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① 接下

来的“柏枝扫地”也不难预测: 许逊对柏类植物情有独钟，其手植之树以柏类为多，千百年后它们必然长

成枝叶垂地的大树。再往下的叙述亦符合这一时间逻辑与事物发展规律: 许逊治理过的江河不可能永

远驯服地流淌下去，按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自然规律，“暴水冲坝”、“洪水涨濠”等乱象在千

百载之后必然出现，这时候就需要许逊式的拯救者出来重整河山! 《龙沙谶记》使用闪烁其辞的模糊词

语，但其“预言”的生态变化却是注定会“应验”的，这就为好事猎奇者提供了强大的再叙述动力，看来这

则谶语的炮制者深谙传播之术。
较之《龙沙谶记》，《江城名迹》记录的谶语文字虽短却意味深长，其中承载的不是自命为拯救者的

个人欲望，而是叙述者对赣鄱大地的宏伟瞻瞩。如果说“八索通地脉”如前所释是用植物根系涵养水

源，那么“一泓通江流”可以理解为赣鄱之水连通长江，为江西提供了交通运输的莫大便利。在靠天吃

饭的农耕经济时代，一个地区如果拥有抵御旱涝袭击的能力，又有舟楫、灌溉与水产养殖等方面的便利，

那么该地的经济繁荣指日可待。从前面对江西山水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这个巨大盆地构成了一个自成

体系且与行政区划高度契合的地理单元，这种生态格局意味着赣鄱大地的农业生产不会遭受周边省份

的影响。“天下大乱，此地无忧。天下大旱，此地薄收”这十六个字，道出了植被繁茂的江西从此具有旱

涝保收的地区竞争优势。②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先秦时仍属化外之地的江西，到汉代已进入全国经济发

展的先进行列，③此后鄱阳湖流域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征粮区，宋元明三代江西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上交

税粮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明清以来每遇饥荒发生，中央政府便从江西调出大量粮食支持其他地区。④

或许是由于江西在历史上一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鱼米之乡，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江西是个好地

方”归因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很少有人会想到赣鄱大地并非天生就对自然灾害有免疫力( 这一点可

从前举江西历年发生的水灾次数看出) ，而是许逊传说反映的生态敏感与自然敬畏让江西人较早懂得

如何与灾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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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泽兵《谶纬叙事研究》:“许逊留下的这一谶语事件很多，现在很多也可算作是应验了，‘龙沙入城’，其中的龙沙是指下沙窝一

带，现在已经成为南昌市的主城区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7 页)

雷次宗《豫章记》:“地方千里，水陆四通，风土爽垲，山川特秀，奇珍异货，此焉自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八

方; 金铁篠荡，资给于四境。沃野开辟，家给人足，畜藏无缺。”见〔清〕许应钅荣《同治南昌府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许怀林《江西史稿》:“东汉时期豫章郡人口居全国各郡第二位，即以口粮数而论，豫章郡是全国粮食产量最多的一个地区。”( 南

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3 页)

陈荣华等《江西经济史》:“明清时期江西除完成税粮、漕粮和养活众多的人口外，江西还要运销大量的粮食到江、浙、闽、粤、皖
五省。”“乾隆五十年( 1785) 湖北受灾而发生饥荒，江西在短期内逆流而上，接济大米数百万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江西还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调出粮食的两个省份之一，即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江西也累计外调粮食 43． 5 亿斤。( 南昌: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6、428 页)



由于时代悬隔，这则谶语中的“奸谋”带来一点理解障碍，章文焕的解释是“一些奸巫乘各地洪水为

患，疯狂鼓吹蛟蜃兴洪将豫章化为沧海的谎言”。［2］( p35 － 36) 谎言不可能凭空发生，前述彭蠡泽的南浸致使

豫章郡属下的海昏、枭阳两县沉入水底，①这一陵谷之变引发了整个豫章郡都将被洪水淹没的恐慌性传

闻。平息水患的同时需要收拾人心，“地胜人心善，应不出奸谋”是对豫章民情的判断与安抚，“若有奸

谋者，终须不到头”则是对妖言惑众者的严厉警告。谶语在现代人看来属于荒诞不经的表述，但这里传

递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只有用“终须不到头”之类的狠话令“奸媒者”畏避，②才能恢复人民大

众对地区发展的信心。赵毅衡在论及预言等“意向张力特别强”的“意动型叙述”时说:“意动型叙述诸

体裁，以预言与宣传为代表，主导模态是祈使，主导语力则是‘以言成事’，是‘为促使听者实行某目的而

叙述’。”［4］( p35) 这则谶语让我们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语力”存在，它和“铁柱镇蛟”一样都有稳定局势的

“以言成事”功能。
第三则谶语中的“北沙”即“龙沙”，孟浩然的“龙沙豫章北”可为证明，③旧时过往南昌的文人多来

这一胜地登高赋诗，一代英豪方志敏亦于此处慷慨成仁。这则谶语看似与“黄河清，圣人出”同出一理，

但“黄河清”为河沙减少，而“北沙”增高为河沙堆积，因此前者明显是以祥瑞兆示圣人诞生，后者则有不

祥的意蕴在内。联系《龙沙谶记》中的“首出者樵阳子也”，可以看出此类灾祥成了拯救者将“出”的前

奏，但由于这里并未点出具体人名，因此不存在什么人以“神仙”或“圣人”自命的问题。
那么“北沙”之谶究竟何指? “北沙”增高是坏事还是好事? 此类问题到最近似乎有了答案。前面

提到水能为“患”亦能为“利”，其实沙“害”未尝不可变为沙“益”。赣江上的沙丘过去只是供人观风弄

景，但后来随着沙丘的隆起与扩大，南昌城区获得了向江边不断扩展的机会。清代姚鼐《南昌竹枝词》
云:“城边江内出新洲，南北弯弯客缆舟。莫上滕王阁上望，青天无地断江流。”“新洲”现在已是南昌“九

洲十八坡”中的一个地名，“九洲”之中除“新洲”外还有“新填洲”( 或称“新添洲”) 等，④河泥堆出的此

类“新洲”如今都属闹市，这一现象让我们想到北半球广泛分布的“捞泥造陆”创世神话。⑤ 不仅如此，

新世纪以来横空出世的红谷滩新区( 相当于上海的浦东) 也属江上新出之洲，其范围包括《龙沙谶记》中

提到的“沙井”。许逊生活在公元 3 世纪，姚鼐为 18 世纪的人物，姚鼐写《南昌竹枝词》差不多正是“一

千四百四十年后”。匪夷所思的是，江西河道两岸与下游湖区貌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砂石，在建筑事

业大发展的当下竟然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赣江丰城段的河沙甚至因色白质硬而备受省外建筑商青睐。
如此看来，“北沙高过肩( 城) ，城里出神仙( 圣人) ”，传达的原来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的哲理。⑥

四、余论: 买椟还珠与探骊得珠

以上所论，让我们看到许逊传说实为生态叙事:“孽龙”与“铁柱”暗喻水患与植物，提示与自然博弈

应怀敬畏、尊重与怜惜之心，以自然力量相互制约方为正道; “谶语”则将独特的意义赋予“水”、“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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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江西民间有“沉枭阳起都昌，沉海昏起吴城”之说。
王充《论衡·四讳篇》:“夫忌讳非一，必托之鬼怪，若设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60 页)

孟浩然《九月龙沙》:“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风俗因时见，湖山兴发多。客中谁送酒? 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

波。”( 《孟浩然诗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 － 40 页) 郦道元《水经注》( 卷三十九) :“赣水又北径龙沙西，沙甚洁白，高峻

而阤，有龙形，连亘五里中，旧俗九月九日升高处也。”( 《水经注校证》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22 页)

九洲包括新洲、潮王洲、打缆洲、杨家洲、新填洲( 新添洲) 、黄泥州、里洲、黄牛洲和大洲。
“捞泥造陆”创世神话的关键成分有“水中出泥”、“泥生陆地”与“动物帮忙”等，许逊驱孽龙耕河以及“北沙”之谶显然羼入了这

一创世神话的记忆残余。日本学者大林太良认为鲧窃息壤的上古传说为捞泥造陆神话的组成部分，参见大林太良《神话学入门》，林相

泰、贾福水译，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 页; 胡万川《捞泥造陆──鲧、禹神话新探》，载胡万川《真实与想象──神话

传说探微》( 《胡万川文集》) ，台北: 里仁书局 2010 年版，第 1 － 33 页。
又译“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让我们慎思荷尔德林这两句话。‘拯

救’的意思是什么? 通常我们认为这个词只是指抓住一个被毁灭威胁着的事物，以便把它保护在它的先前的持续中。但动词‘拯救’说

的还不止这些。‘拯救’就是让某物归于它的本质之家，以便将其本质带入真正的呈现。”载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

语要》，郜元宝译，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7 － 138 页。



“树”等自然之物，凸显它们与地区命运休戚相关。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能从中获得启示，不折不扣

地按自然规律行事，那么他们就成了自己命运的“拯救者”。许逊在历史上虽然实有其人，但民间传说

中的许逊只是个箭垛式人物，讲述其人其事为的是传播鄱阳湖流域的集体记忆。遗憾的是，后人在接受

传说时往往只将注意力聚焦于传说主人公──其实从传播学意义上说，传说主人公只是一名携带信件

的邮递员，信息递送到位后，他应当立即退隐:

一旦递送完成，邮递员即从任务中撤回或“递回”自己。因为一旦“递送”达成，信件丢失之可能

性———此前与信件一同由邮递员携带———即可以被消除。邮递员此时撤回因为他不再被需要，而他不

再被需要是因为信件不再与他同在。①

这种情况就像古希腊从马拉松平原一路狂奔到雅典广场的菲迪波德斯，他在说出“我们赢了”之后便倒

地身亡──没有他的死亡这故事或许不会流传到现在。而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度关注递送信息的许逊，

对其递送的信息反而是买椟还珠。
许逊传说递送给后人的一个至关紧要的信息，便是对自然伟力不能一味抗争──许逊对孽龙可谓

“得饶人处且饶人”，既有妥协让步，也有手下留情。但这一重要信息在历史上几乎一直处于“无人认

领”状态: 江西自唐宋起就有“与湖争田”的盲目冲动，近代以来滨湖地区不断扩大围垦面积，用修建和

加高圩堤的方法来约束湖水，20 世纪下半叶围湖造田的面积更达 620 万亩之多，两千多公里长的湖岸

线被缩短了将近一半。这种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后来的水灾一次比一

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范围广。1998 年特大洪水发作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虎口夺粮”得不偿失，于是

顺应自然的“退田还湖”行动正式登场。1998 年至今已经过去 16 年的时间，由于湖盆扩大后蓄洪能力

大为增强，“九八洪水”那样的水患再未出现。如果人们能早点领会许逊传说的真谛，不至于走过如此

漫长的弯路，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不过买椟还珠易，探骊得珠难，在缺乏科学话语的历史条件下，古人的真知灼见常常是包裹在封建

迷信之类的泡沫之中，今人要善于聆听传世故事，学会去芜存菁，养成“得古人真意于千载之上”的披沙

拣金本领。“洪水猛兽”之类危害已成既往，国人目前的焦虑来自不可须臾无之的空气，时代在呼唤新

的伏霾英雄，从包括乡土传说在内的传统叙事中寻求启迪，仍然是一条实现“自我拯救”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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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正平( Briankle G． Chang) 《媒介之消失》( 谷李译) :“Once the delivery is made，the postman withdraws or undelivers himself from the
given task． For once the delivery is made，the possibility of the message’s being lost，which the postman carries no less than the message itself，can，

happily，be eliminated． The postman now withdraws because he is no longer needed，and he is no longer needed because the message is no longer
with him．”该文为“中外文化诗学国际研讨会”( 2013·南昌) 大会交流论文，张正平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教授。


